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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代中國，處於世變之極，當時的中國佛教亦處於內外交困之中。在這一背

景之中，有許多佛教僧侶與居士為佛教的復興奔走呼喚。興辦僧伽教育，就是這

一時期佛教緇素為振興像教付諸努力最多的一項。其中，就有影響頗大，從月霞

創辦上海華嚴大學開始的華嚴僧教育。本文主要通過對民國年間著名華嚴學僧慈

舟的修學歷程及其創辦僧教育的經歷的梳理，並省思這一內容在近代華嚴復興的

歷程中的地位與自身特點。本文第一部分主要梳理了慈舟的個人生平及其求法的

經歷，分別從淨土法門學習、華嚴義學的熏習以及注重戒律性格的養成等三個方

面，依時序論述了慈舟的個人修學經歷和思想的養成過程。第二部分梳理了慈舟

一生參與僧教育的經歷，從慈舟參與戒塵創辦的漢口九蓮寺華嚴大學開始，慈舟

先後參與了漢口九蓮寺華嚴大學、常熟興福寺法界學院、夾山竹林佛學院，以及

從福州鼓山湧泉寺法界學苑開始的三處法界學苑的創辦。第三部分則主要以福州

鼓山法界學苑為主，綜合分析了慈舟弘法中留下的各類記錄，從而探討慈舟僧教

育的特點以及其對華嚴義學的弘揚。以期對民國華嚴僧教育，尤其是慈舟創辦的

華嚴僧教育的源流與特色有更加清晰的認知與理解。 

關鍵詞：慈舟、華嚴僧教育、民國佛教、法界學苑 

                                                             
1 本文為筆者正在撰寫中的碩士畢業論文《興教與傳宗：晚清民國華嚴僧教育研究》之部分內容。

筆者碩論所要解決的問題，主要是梳理出晚清民國時期華嚴僧教育的整體情況，梳理各個創辦者及

僧學沿革的歷史，並進一步以華嚴僧教育為視角，解決該時期「華嚴宗」的「興教」與「傳宗」的

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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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年間的華嚴義學復興，其最關鍵的人物之一應該是被譽為民國佛教教育之

祖2的月霞法師。他在民國初年於上海哈同花園創辦的「華嚴大學」培養出一批在

民國年間舉足輕重的弘法人才，其中有智光、持松、常惺、靄亭等，他們 1920 年

代之後多弘化一方，或住持叢林、或創辦僧學作育僧材。月霞法師創辦的僧教育

培養的眾多僧材中，他們各自的修學體系以及弘法路徑各有偏重。如持松法師後

來去日本學密宗，歸國後在江浙一帶弘揚唐密；常惺法師則和太虛大師一起創辦

僧學，影響頗大。然幾無例外的是，他們最後都在教理層面上「歸宗華嚴」，無

論是與太虛法師合作的常惺，還是復興唐密的持松，以及本文所欲闡釋的另一位

弘揚華嚴義學的人物慈舟法師，亦復如是。 

慈舟是月霞法師在上海華嚴大學的學生之一，在釋東初的《中國近代佛教史》

中更是將其與弘一法師相提而論，可見其在當時的影響。就慈舟法師的修持與弘

法歷程而言，可以歸結為「教弘華嚴，律持四分，行宗淨土」，一般而言，佛教

界更關注他在持戒與淨土的修持上，如釋東初就特別提出他「專弘戒學，乃末法

時代僧中之瑰寶。」甚至將他和弘一法師並列為民國以來「律宗兩大巨臂」3。而

慈舟法師的弟子們則對其淨土的修持多有揚頌，曾一度推尊慈舟法師為淨土宗十

四祖。4然縱觀慈舟法師一生的學習和弘法的歷程，其承繼月霞法師而主辦、參與

創辦華嚴僧教育的經歷，實為其重要活動和貢獻之一，是民國時期華嚴「興教」

的重要部分。 

目前學界尚少對慈舟法師及其興學經歷的研究成果。而就其興學的研究成果

而言，筆者所寓目者僅為數不多的幾篇論著。賴永海主編的《中國佛教通史·第十

五卷》第四章的內容中，將慈舟與常惺、持松及惠宗等人一起視為「月霞門下的

華嚴弘傳」，對慈舟及其興學活動有簡略的描述。韓朝忠的博士論文《近代華嚴

宗發展研究（1940-1949）》（吉林大學 2015 年）及其單篇論文《近代華嚴宗僧教

育研究》5也以同樣的角度對慈舟的僧教育進行論述，但對辦學過程及特色未能深

入研究，甚至將慈舟所辦的「法界學苑」誤為「法界學院」。王榮國《福州鼓山

湧泉寺與近代僧教育》一文，以鼓山湧泉寺的僧教育為視角，審視了近代鼓山湧

泉寺創辦僧學的經歷，其中重點是慈舟法師主持的「法界學苑」。該文主要從當

時報刊中記錄的學校章程和報道分析法界學苑的創辦過程，而未能利用法界學苑

親歷者的回憶文章與記錄，故而未觀察到僧學實際創辦過程與《章程》之間的差

距。可見，對慈舟的華嚴僧教育的研究尚有可以努力的空間，筆者撰寫此文即希

                                                             
2 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頁 755。 
3 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頁 786。 
4 寬泰，〈敬掉淨宗第十四代祖師〉。 
5 韓朝忠，〈近代華嚴宗僧教育研究〉，頁 137-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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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在這一空間中做一點努力。 

本文通過考察慈舟法師在民國年間創辦僧學的歷程，尤其是通過對其主辦的

鼓山法界學苑的辦學情形的梳理，或許我們能比較清晰地窺見民國年間華嚴僧教

育的歷史面相。 

一、釋慈舟的生平及其求法經歷 

慈舟法師，湖北隨縣人，俗姓梁。生於清光緒三年九月十九日（1877 年），

遷化於民國丁酉年十一月十七日（1958 年 1 月 6 日），世壽八十一，僧臘四十七6。

慈舟出生在一個佛教家庭，父母均是佛教徒，曾受過良好的世俗教育，弱冠之年

補縣學生（秀才），算是習儒業出身。在成家之後，曾在家鄉開設蒙學，前後有

八年之久，並在授課之餘研習佛典。7慈舟法師這一段教授私塾的經歷，對他此後

僧教育的辦學過程中，有較深的影響。 

釋慈舟自幼從父母學佛，稍長則常懷出家志，但因父母年老而不克如願。宣

統二年（1910 年），因其父亡故，而感人生無常，而此時其已經侄輩林立，故再

求出家時，得其母同意，而能如願。遂與其妻室同時出家，投湖北隨縣佛垣寺照

元和尚剃度，法名普海，法號慈舟，後以號行世。1910 年冬，至漢陽歸元寺，受

具足戒。慈舟法師受具之後，仍在照元法師座下隨學，從其熏習念佛法門。「上

人（慈舟法師）的念佛明師，即是剃度恩師照元老和尚；出了家就跟老和尚學念

佛，受了戒以後，仍然跟老和尚念佛。」8這是慈舟法師「行宗淨土」修學傳承脈

絡最初的師承淵源。此後，慈舟法師在上海華嚴大學的同學戒塵法師也是其念佛

道友，相隨互參十多年。慈舟法師擔任蘇州靈岩山寺主持的時，還曾得印光大師

傳授數息觀念佛法門。9 

民國初年，慈舟參學揚州長生寺，親近受學於元藏法師，後又往金山江天寺

參禪。民國三年（1914 年）秋，月霞法師在上海哈同花園講經，在康有為等人的

助緣和羅迦淩的護持下，正式創辦上海華嚴大學10，慈舟法師隨即前往入學，華嚴

大學後因故遷往杭州望江門外海潮寺，慈舟法師亦隨校前往杭州，並於民國五年

                                                             
6 關於釋慈舟圓寂的時間，有兩種不一致的記述。一種是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所記的 1957

年十一月十七日，另一種如於淩波《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志》記述的為「1958 年彌陀誕辰日」。

而據 
7 丁覺非，〈慈舟法師事略〉，頁 4。 
8 道源，〈追憶慈舟上人──在臺北十善寺舉行追憶會講詞〉。 
9 慈舟，〈大師教我念佛方法〉。 
10 民國時期，以「華嚴大學」為名，或相似僧學校名稱較多，本文一下對月霞法師在哈同花園創

辦，包括其後遷址杭州的「華嚴大學」均以「上海華嚴大學」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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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 年）畢業。隨後朝禮普陀山和九華山兩大聖地。民國六年（1917 年）春，

追隨月霞法師到漢陽歸元寺講《楞嚴經》，以及武昌中華大學講《大乘起信論》。

從慈舟法師求學的歷程來看，他進入月霞法師創辦的上海華嚴大學並從中畢業，

以及其後追隨月霞法師講經，前後近五年的隨學經歷，無疑是慈舟法師最為完整

的接受華嚴教理熏習的過程。可以確信，慈舟法師對華嚴義學的修習得自於月霞

法師所辦之上海華嚴大學，而月霞法師是上海華嚴大學主講，也因此可以認為釋

慈舟的華嚴義學傳承自月霞法師。這也是釋慈舟「教弘華嚴」之傳承所在。據慈

舟自己陳述，他在月霞門下受學，不僅受到華嚴義學的教育，也鍛造了他此後弘

法的願心，正如慈舟的自述所言：「記得跟月老師（即月霞老人）求學的時候，得

到了很多好處。我們同學幾十人，濟濟一堂，見到少數人有不合法的地方，自己

想著將來辦學的時候，必依一種良好的方法。」11 

1918 年，慈舟亦曾在北京聽諦閑法師講《圓覺經》。1920 年於漢陽歸元寺聽

德安法師講《觀經疏抄》。也就在 1920 年前後，慈舟法師開始了其弘法路程，這

並不意味這他不再有新的求學經歷。在漢口九蓮寺華嚴大學擔任輔講時，九蓮寺

華嚴大學有一位學僧歸元法師，曾在湖南講《四分律比丘戒本》。後來常熟虞山

興福寺開辦法界學院，請慈舟主持，即函請歸元法師到法界學院講比丘戒，慈舟

也隨學僧一起聽講。12自此之後，慈舟開始讀閱《四份廣律》。正當慈舟法師深感

戒相繁複難以記憶時，正值弘一律師的《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出版，慈舟法師

於是開始深研此著。這應是慈舟法師「律持四分」的修持傳承的無誤因緣。自此，

慈舟法師基本上確立了他此後一生「教弘華嚴，律持四分，行宗淨土」三位一體

的修學和弘法體系。 

以上所梳理的，是慈舟中年出家之後的求學歷程，以及其在這一過程中逐漸

建立起其自身的佛教義理和行持上的修學體系。當慈舟開始自主創辦僧教育機構

時，他將自身所體悟出的這一頭修學系統，完整地運用到了僧學的教學體系之中

去。 

二、慈舟之華嚴僧教育歷程 

民國時期的僧教育與傳統佛教之不同，主要表現在民國僧教育的形式借鑒了

近代以來世俗的新式學校的建制，從而發展出了許多的僧教育機構。慈舟法師在

                                                             
11 慈舟（講）性定（記），〈我出家的歷史〉。 
12 據道源〈追念慈舟上人──在臺北十普寺舉行追念會講詞〉的記述，說歸元法師在九蓮寺講戒，

慈舟法師就在後隨眾聽講始對戒律有所契入，並感慨「我當了多年的比丘，今日方知所受的是什麼

戒了！」。這與慈舟的〈我出家的歷史〉並不一致，根據文獻發表的時間和作者，本文取後者之記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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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華嚴大學畢業後的四十年弘法經歷中，創辦和參與僧教育是其弘法歷程最主

要的部分。民國時期的僧教育，主要以傳授佛教及各宗義理為主要內容，慈舟法

師便是在參與創辦、主持僧教育過程中來「教弘華嚴」的。 

慈舟法師於 1918 年應河南信陽賢首山之請，在該處講《大乘起信論》，自此

開始了他的弘法歷程。1920 年，慈舟受邀前往湖北武漢，協助他的同學了塵和戒

塵創辦漢口九華寺華嚴大學，從此開始正式參與到僧教育之中，並在民國佛教僧

教育歷史中做出了重要貢獻。 

1920 年，慈舟在漢口歸元寺聽德安法師講經，其時，慈舟法師在上海華嚴大

學的同學了塵主持漢口九蓮寺，與同為上海華嚴大學的同學戒塵法師欲辦「華嚴

大學」，邀正好在漢口聽法的慈舟法師前往協助辦學，並擔任漢口華嚴大學的輔

講，以僧臘最長的戒塵法師為學校主講。這是慈舟法師參與興學作育僧材的開始。

漢口九蓮寺華嚴大學於 1920 年成立開學，於 1923 年春夏之交結束，辦學一屆，

為時三年。漢口華嚴大學辦學結束之後，慈舟法師主持漢口棲隱寺。1923 年夏，

慈舟應杭州靈隱寺慧明法師之邀請，打算在靈隱寺開辦「明教學院」，但因為隨

即江浙戰爭爆發的影響而未能如願。 

1923 年冬，常熟虞山興福寺慧宗法師籌辦「法界學院」，慈舟法師與其上海

華嚴大學同學戒塵等前往協助籌辦，並在 1924 年正式開學後擔任學院院长，主持

法界学院的教务。1925 年，慈舟法師應邀到河南開封講《地藏經》，次年又至安

徽當塗縣講《般若經》。1928 年春，慈舟應舊病復發而離開法界學院，赴蘇州靈

巖山，念佛靜修。131928 年秋，鎮江夾山竹林寺的方丈，也是釋慈舟在上海華嚴大

學的同學靄亭法師，在夾山竹林寺創辦竹林佛學院，慈舟法師受邀前往擔任主講。

在夾山竹林佛學院任主講一年多後，慈舟法師因病而再次「隱跡靈岩」14養病，愈

後住持靈岩山寺。 

1931 年，慈舟應鼓山湧泉寺方丈虛雲禪師之邀，前往鼓山湧泉寺，欲請為戒

場的教授和尚，慈舟堅辭不受。因當時鼓山學戒堂的心道法師，因他處弘法因緣

離去，所以虛雲禪師即敦請慈舟法師主持教育，創辦法界學苑。15鼓山湧泉寺本有

                                                             
13 在于凌波的《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誌》中，認為慈舟在常熟法界學院授課時間不到兩年，以為

其前往河南弘法便是離開常熟法界學院，而這一觀點與道源所寫的〈慈舟法師傳（之二）〉認為的

慈舟離開常熟法界學院時間民國「十八年春」不一致。又在刊登于《晨鐘特刊》第三期（1928 年 5

月）的〈中華民國十六年法界學院收支銀錢決算表〉的附錄中有「慈舟等附識」：「慈舟身體衰弱，

舊病復發，勢不能不暫事修養。已請由惠庭法師主持教務，諸事照常進行。」從期刊發行時間和「決

算表」看，慈舟離開常熟法界學院的正確時間應該就是道源所記載的 1928 年春。 
14 通一,〈竹林佛學院三年之回顧〉。 
15 靈源,〈我親近慈舟老法師的經過〉,頁 49-54。 



L-6  2016 國際青年華嚴學者論壇論文集 

太虛法師的弟子大勇等人創辦之鼓山佛學院16，慈舟法師去時已經停辦。1933 年，

鼓山法界學苑由「鼓山佛學院」17改組後正式開學，有學僧 50 人，並擔任法界學

院主講。至 1935 年 7 月，一屆學僧畢業，歷時三年多。在法界学苑辦學的最後幾

個月中，因當時湧泉寺監院不願辦學，曾一度有中斷之危險，最後在福州當地的

居士護持之下才得以圓滿。18在鼓山湧泉寺的法界學苑辦學，是慈舟法師完全自主

的辦學，與其後他在福州法海寺、北平淨蓮寺的辦學，應是最能體現慈舟法師興

學作育僧材的特點的。 

鼓山法界學苑結束之後，慈舟法師復於福州城內的法海寺，再辦法界學苑。

但法海寺法界學苑與鼓山湧泉寺依然有著聯系，據夢參法師回憶記錄，當時圓瑛

法師在鼓山湧泉寺升座，圓瑛請慈舟在福州法海寺繼續辦法界學苑。其後，慈舟

北上青島，也是征得圓瑛同意之後才成行的。19是年，青島湛山寺倓虛法師派遣夢

參法師到福州請慈舟北上，前往青島講律。同年冬，北京極樂庵寶一法師新建成

淨蓮寺，與倓虛商量請慈舟前往主持，慈舟以北京戒學不振，因此接受請求，膺

任北平淨蓮寺住持。1937 年，將福州法海寺法界學苑遷往北平，二月初開講《華

嚴經》，直至民國三十三年（1944 年）慈舟法師因「法體違和，退休安養」方暫

時停辦。翌年又在北平安養精舍重新籌辦。20此次在北平安養院復辦法界學苑的情

況，在 1945 年發表的《北京法界學苑重興緣啟》表明：「擬重興法界學苑於北京

東直門手帕胡同十六號、安養精舍」，而其中的具體辦學章程、學生數量等當時

重興之情況，尚需有進一步的資料才能梳理清楚。慈舟《佛說盂蘭盆經講錄》開

首有「本苑雖學五教」的記錄，而這一次講經時間是在民國三十六年（1947 年）

七月十五日，據此可以明確此次北京法界學苑確已再次辦學。而慈舟在其《自修

課簡錄自敘》寫道：「及至三十六年，雖重做南遊」21，可見北京法界學苑，也是

在 1947 年停辦。 

1948 年春，鼓山湧泉寺曾有意請慈舟法師復興法界學苑，因為閩北陳大蓮居

士，以及邵武雙泉寺一再的邀請，及於初夏，率領隨從學僧赴閩北，至雙泉寺結

夏安居，並講《四分律》及四諦要義。此次復興鼓山法界學苑未成，直至 1957 年

慈舟法師圓寂，未能再有因緣興辦僧學。 

                                                             
16 1933 年，應慈法師應虛雲禪師之請，到鼓山湧泉寺講經傳戒。在他給在家弟子的書信〈致妙莊、

秒淨、妙辯居士書〉（頁 35-36。）中有如是記載「鼓山佛學院前乃太派新僧主辦，今已失敗停頓」。 
17 1930 年創辦的「鼓山佛學院」有明確之章程，可參見〈福建鼓山佛學院章程〉，其辦學情況及

停辦之原因尚未能明確。 
18 見「懺公上人與夢參長老座談」網站。 
19 方興，〈慈舟法師和法界學院──訪問夢參法師〉，頁 141-145。 
20 參看達因，〈北京法界學苑重興緣啟〉。 
21 慈舟，〈自修課簡錄自敘〉，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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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我們可以比較清晰地了解到，慈舟法師出家後的經歷大致有三個階段。

從出家到其在漢口九蓮寺華嚴大學任教之前，這是他主要的學習階段，尤其是在

月霞法師座下的華嚴教理學習；中間從漢口九蓮寺華嚴大學任教至竹林佛學院，

是開始弘法實踐同時夯實和完善修學體系的時段；從 1930 年代，也就是自鼓山法

界學苑開始，是慈舟法師開始自主弘法興學的時段，也是最能體現其思想和貢獻

的關鍵時間段。 

三、法界學苑：慈舟僧教育特點及華嚴義學的弘傳 

釋慈舟在其 40年的弘法過程中，他自主興辦或參與講學的僧學院至少有五個，

時間少則年餘、多則近十年，所任教職或是主講、或是輔講，也因此被後人稱為

「佛門教育家」22。慈舟在他早期參與講學的僧學院，從漢口九蓮寺華嚴大學、常

熟興福寺法界學院，以及鎮江夾山竹林寺佛學院，因為各個寺院興學都有各自不

同的動因和制約因素，慈舟法師在其中擔綱的角色主要為講經法師，無論擔任主

講或是輔講。而最能體現出釋慈舟辦學特點和其意趣的，是在福州鼓山法界學苑，

乃至後來在福州法海寺和北平淨蓮寺興辦的法界學苑。 

如前文所述，虛雲禪師在 1931 年便請慈舟法師前往鼓山，而鼓山法界學苑正

式開學時間是在 1933 年，那時慈舟法師是以鼓山湧泉寺首座身份成為法界學院發

起人之一。23在鼓山法界學苑的辦學過程中，慈舟法師又是學院主講，且在鼓山法

界學苑之中，慈舟法師在辦學上有完全主導力。也因此，鼓山法界學苑的辦學是

最能體現慈舟法師興學思想的。雖然其後在福州法海寺以及搬至北平淨蓮寺的法

界學苑，慈舟法師可能用力更多，但因為史料的缺失，我們尚未能知其究竟。所

以，我們可以就慈舟法師在鼓山法界學苑的辦學情況為主，分析其興辦華嚴僧學

的方式與意趣。 

慈舟法師在 1933 年鼓山法界學院創建時，已經出家二十餘年，並且前後參與

過漢口九蓮寺華嚴大學、常熟虞山興福寺法界學院以及鎮江夾山竹林佛學院的辦

學，可謂已有相當豐富的創辦僧學的經驗。從該年七月刊登的《福州鼓山擴建法

界學苑》看，當時慈舟法師的身份是鼓山湧泉寺首座，並且與住持虛雲禪師等人

一起作為鼓山法界學院的發起人。據靈源法師《我親近慈舟老法師的經過》記述，

在虛雲禪師請慈舟法師辦學之前，慈舟法師便在禪七期中做開示，可見那是他應

該已經是湧泉寺的首座了。應該說，這樣一種身份，為其在鼓山湧泉寺辦學有了

較高的立足點，或者說他在法界學院辦學中握有最大的自主權，可以依照自己的

                                                             
22 于淩波，《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志》，頁 63。 
23 見〈福州鼓山擴建法界學苑〉，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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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去踐行興學事業。 

因為湧泉寺有過太虛系僧人在 1930 年主持創辦「鼓山佛學院」，故而鼓山法

界學苑依然沿用其址，於湧泉寺內辦學。據夢參法師回憶，法界學苑的建築是一

棟兩層樓的建築，樓上為講堂，樓下是學僧的寮房，其中間是念佛堂。法界學苑

的經費來源，「概由常住先行擔負，次由發起人逐漸籌集」。法界學苑的招生數

量，原本擬定四十名，包括「正額」二十名、「附額」十名、「預額」十名。其

後正式的招生名額，據夢參法師的回憶是五十名，畢業時人數四十九名，似乎也

沒有正額、附額之分。其中，有十幾名學僧，是慈舟法師在他處講學的學生，他

們追隨慈舟法師到鼓山法界學苑。對於入學的資格，要「品格端正、文字清順、

語言明了、戒曾具足者」，或因慈舟法師特別注重戒律的關系，在入學資格中特

別強調平時要「持戒」。學僧的年齡要求在二十至三十之間，特出者可以放寬三

五歲。鼓山法界學苑在許多設置上仍依照叢林制度，如其並無其他僧教育機構那

樣仿效世俗學校設有一定的放假時間，而是依照叢林常例「每月四個放香之日，

放課剃頭沐浴洗衣布薩」。 

民國佛教的僧教育機構，從楊文會構思「釋氏小學」和他創立祇洹精舍，在

學制設計上，多效仿當時的世俗學校的制度。月霞法師在創辦上海華嚴大學時，

也「今依俗例定三年為一修業期滿」。這當然和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中，大量新

式學校的創建刺激有關。鼓山法界學苑卻與當時許多僧教育機構不同，它設定「四

年為一大學期，半年為一小學期」，實際上「四年一大學期」就是一屆學僧的學

制了。四年學制分為兩段，「前一年半，粗涉三藏，為華嚴預課，以期行解相應，

故律為尤重。」，「後二年半以《華嚴》為正課，以期同入法界故。」24這樣的設

置，似乎是把許多僧教育機構「預科」的內容，一並融入到整個四年的學制之中。

而對於學苑日常的課程，則沒有提前預定，而是「上課時間所授法門，隨時隨宜

再訂」，也為學苑的主講慈舟法師提供了更大的主導性。就鼓山法界學苑擬定的

學制、課程來看，其內容體現了兩個明顯的旨趣：一是對新入學僧提出更多的是

戒學要求，據靈源法師的記述，慈舟法師對學僧要求非常之嚴格，「小座複講不

出來，馬上就要罰跪」。當時有學僧實在忍受不住，於是三更半夜將衣單拋出院

外，爬出圍牆，溜單走了。慈舟法師派監學體敬法師下山偵知，馬上將學僧從福

州怡山長慶寺逼回，並讓他「在講堂中跪香，打斷了香板三塊，跪了兩個鐘頭之

後，仍舊要他好好的聽經。從此以後，各同學都不敢再萌異念，都服服貼貼的求

學，逼得不上路的也要上路。」25此外，是講授一些較為基礎的義理，「粗入三藏」

以為深入華嚴「預課」；二是以《華嚴經》為正課，慈舟法師在鼓山法界學苑近

                                                             
24 〈福州鼓山擴建法界學苑〉，頁 52。 
25 靈源，〈我親近慈舟老法師的經過〉，頁 53-54。 

 



民國華嚴僧教育──以釋慈舟的興學活動為例 L-9 

四年的辦學中，宣講完《華嚴經》。體現其在教理的教授上歸宗華嚴。換言之，

慈舟法師在辦學中主要強調兩個方面，一個是戒律的修持，一個是教理的學習。 

鼓山法界學苑的所教授的主要內容，也是其最大的特色，是以《華嚴經》為

主課。在《福州鼓山擴建法界學苑》明確鼓山法界學苑之所以定是名，因「今本

苑改組，以《華嚴經》為主課，此經乃法界經，餘為此經所流，無論大小，隨撚

一法，無非法界。故定名曰福建鼓山法界學苑。」月霞法師創辦的僧教育機構主

以「華嚴大學」為名，其後繼者也多以「華嚴」為僧學之名稱。雖然「華嚴」、

「法界」均依《華嚴經》，然「法界學苑」的名稱顯然受到常熟興福寺「法界學

院」的影響而來。而關於鼓山法界學苑的名稱，需要說明的是，學界本就為數不

多的研究論著中，幾乎都把「苑」誤為「院」。當然，這一錯訛在諸多紀念慈舟

法師的回憶文章便已存在。這一字之差雖無太多意義上的分歧可言，但就筆者所

見的資料來看，慈舟法師在鼓山創辦「法界學苑」以及之後所創辦的僧教育機構，

均以「法界學苑」為名，在慈舟法師講經記錄及序文之中皆稱「法界學苑」，或

「本苑」如何，而不曾使用「學院」。這可能是慈舟為了區別常州興福寺法界學

院，避免混同。又在《福州鼓山擴建法界學苑》中，明確表明「鼓山法界學苑」

由「鼓山佛學院」改組而成。鼓山佛學院是太虛法師的弟子大醒等新僧所辦，「法

界學苑」定名不沿用「學院」之稱，或許有與之相區別之意也未可知。 

如前文所述，在虞山興福寺任輔講時期的慈舟法師，已經逐漸確立了其「教、

律、行」一體的特色修學體系， 在鼓山辦學時期，他自身的修學系統也很自然地

展露在他的辦學思想與實踐之中。據他在鼓山法界學苑的學生回憶，慈舟法師每

天下午講《華嚴經》，並要學生抽簽複講。《華嚴經》不是佛教的某一宗派所特

有，佛教各個宗派都可講說，但各自教說不同，對《華嚴經》的講說自然體現出

其所宗的義理特色。慈舟每講一部經都會編寫講義，要求學生抄寫，卻又不予印

刷流通。我們現在找不到當年慈舟法師講說《華嚴》的講義，也就無法直接獲知

他在鼓山法界學苑教學的義學特色。但是通過他在別處的講經記錄和當時學僧的

回憶，也可以間接地對慈舟法師僧教育的義學特點有一個概觀的了解。 

目前我們所能見到的慈舟法師的講經記錄有六種，均收錄於《慈舟大師法匯》

之中，包括有《佛說阿彌陀經講記》、《大勢至菩薩圓通章講義》、《普賢行願

品親聞記》、《佛說盂蘭盆經講錄》、《八大人覺經淺釋》和《金剛經中道了義

疏》，此外還有一些個別經文的開示記錄。從這些刊印講錄中，我們可以確定，

慈舟法師是根據華嚴宗的教說來發揮經義的。如其《普賢行願品親聞記》開篇，

就表示「今釋此經，概依清涼國師意而述之。」；又《金剛經中道了義疏》「依

賢首五教」。慈舟法師有時也以天臺四教來開演經義，如在講《佛說盂蘭盆經》

時，謂「本苑雖學五教，而現依天臺蕅益大師所解分科。按四教家規，經前先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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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玄義，與賢首之十門分別或六門解釋大同小異。」26雖然慈舟法師以天臺五重

玄義為架構，但實際講說中，他還是依華嚴教判來講說，依照賢首五教和四法界

判釋經義。他以天臺五重玄義之「顯體」講《佛說盂蘭盆經》時，謂「佛說大小

權實偏圓諸法，總不出法界，三藏十二部，皆從法界流出，故以法界為經體，此

總相也。別則理法界，事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一真法界與理

法界或分不分，分則理有深淺，如小、始、終、頓、圓五教……再別說此經，救

七世父母升天，多分是人天小教義；然圓人受法，無法不圓，故亦通五教。」27慈

舟雖用天臺科判講說《盂蘭盆經》，而仍以華嚴義學貫穿其中，將所講說經典置

於華嚴宗祖師判教中去審視，又回向於圓教。可見慈舟對賢首宗義浸潤之深，亦

可說明慈舟在僧學教育中對華嚴義學弘揚色彩。 

若說僅僅從慈舟法師的講經尚不足說明其辦僧學中的義學的特色，畢竟這些

不是在一處僧學機構中所講的。那麼從鼓山法界學苑課程中講授的論典課程，我

們應能更清晰的了解慈舟法師的華嚴僧教育特點。鼓山法界學苑的學僧，每天上

午「十時至十一時半學教」，所講的論典有《大乘起信論》、《五教儀》、《金

師子章》、《華嚴三昧章》、《華嚴懸談》等。28 

《大乘起信論》是華嚴宗最重視的論典之一，歷來是華嚴學僧所注重研讀講

說的大乘論典。慈舟在鼓山法界學苑是便有講說，並編有講義，目前存有慈舟 1951

年在福建泉州南安雪峰禪寺時的講說記錄《大乘起信論述記》。慈舟依據賢首法

藏的六門懸談講述，並依賢首六門做了及其詳盡科判。當代高僧聖嚴法師就曾贊

歎慈舟此《大乘起信論述記》是「精辟詳盡」，並倡導重印其法匯。29 

通過以上的闡釋，我們可以較為清楚地認知到，慈舟在興辦僧學中所展現的

特色與其自身的修學次第幾乎完全一致，就是在僧學中以「教、律、淨」為其綱

骨。其中尤以「教」即華嚴義學為僧學之核心課程與傳授要點，因為「律」與「淨」

著重於在日常行持上，而法界學苑的主要內容與任務是華嚴義學的弘傳。 

四、結語 

筆者在上文中所梳理的主要內容，是就慈舟法師個人的修學過程、辦學經歷，

尤其是其所創辦的以法界學苑為主的僧學教育。慈舟的創辦的僧學在時間和影響

                                                             
26 慈舟，〈慈舟大師法匯・佛說盂蘭盆經講錄〉，頁 1。 
27 慈舟，〈慈舟大師法匯・佛說盂蘭盆經講錄〉，頁 6。慈舟在該講錄序文中，寫明時間為「中華

民國三十六年」，也就是 1947 年，《講錄》起首又有「本苑」之稱，可見當時是在北平淨蓮寺法

界學苑中為學僧所講的。 
28 方興，〈慈舟法師和法界學院──訪夢參法師〉，頁 133。 
29 懺雲，〈慈舟大師法匯再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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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算得上是民國華嚴僧教育的典型。就上文所討論的內容，我們大致可以得

出如下幾個認識： 

第一點是慈舟創辦的華嚴僧學，有著十分濃厚的個人色彩和私塾性質。在慈

舟所創設的僧學之中，其課程設計和學校制度都帶著濃厚的個人思想色彩，即僧

學主要依據的是慈舟個人的修行體系來安排。 

第二點，亦即本文的主要觀點，那就是不能慈舟的華嚴僧教育看成是作為宗

派的「華嚴宗」在民國年間的復興，而是作為學派，或者說是作為漢傳義理體系

的華嚴義學的近代復興。正如慈舟的同學智光回憶近代僧教育時所說的，「這些

學堂的目的在於興教，長期以來僧人只注重修行，卻不注重對經文的講解，因此

他們對經文的理解不夠深入。」30在本文開首所述及的當代學者對慈舟興學的研究

中，幾乎無一例外地將慈舟視為近代「華嚴宗」發展的一個部分來談。這樣的觀

點要麼模糊了漢傳佛教「學派」與「宗派」的區別31；要麼是未對慈舟的個人思想

和其創辦之僧學有足夠的認知。筆者認為，慈舟創辦的華嚴僧教育是華嚴義學在

民國時期的復興，而非華嚴宗的復興，因此不能將慈舟的華嚴僧教育活動，置於

華嚴宗的視角來審視。 

首先，就慈舟個人而言，他從未表示自己是華嚴宗子孫，華嚴義學對其自身

修學而言，是在教解之部分。而從他一生中所擔任之職務來看，最有可能表示其

宗派色彩的職務，是他在印光支持下擔任的靈岩山主持一職。並且，在他所處的

時代中及後來的佛教界，一般都將其視為律宗或者淨土宗人，而很難見到有視其

為華嚴宗人的。反而是後來的學者，往往在研究中將慈舟視為華嚴宗人。 

其次，慈舟所創辦的僧學，尤其是 1930 年代開始創辦的「法界學苑」，其主

要內容是華嚴義學的弘傳。如鼓山法界學苑，所處的鼓山湧泉寺是以禪宗為主的

寺院，在僧學中又無華嚴教團的建設。法界學院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在於「興

學」，亦即復興華嚴義學。 

此外，就慈舟創立的華嚴僧學所培養的學僧來看，鮮有學僧以華嚴宗為宗歸。

如受慈舟影響甚深的夢參、靈源、道源等學僧，或不歸宗與任何宗派如夢參，或

以禪宗等其他宗派為歸宗，如靈源等。也就是說，慈舟創辦的華嚴僧教育，既不

傳承華嚴宗，也不承擔宗派傳承之職責。 

因此，筆者認為，慈舟創辦的華嚴僧學並非近代華嚴宗發展的一部分，而代

表著晚清民國華嚴復興中的另一個重要面向，那就是華嚴義學的再興。 

                                                             
30 霍姆斯・維慈，《中國佛教的復興》。 

31 關於華嚴的「學派」與「宗派」之差異，筆者擬在碩論中專節討論，在此不特別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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